
羊山地区过去流传着嫁女
要看对方家水缸有多少。水缸
多的说明家境好。 李幸璜 摄

羊山地区迎亲乐队沿途
吹唢呐、敲锣鼓，热闹迎娶。

张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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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数缸”订婚

“1970年代，我的家乡还很贫
穷，村里有人给小伙子说媒，媒人
总是还会来数家里的水缸，水缸
少，婚事不容易撮合成。”1951年
出生的王如宣，家中因为姊妹兄弟
多，过去条件较为贫困。海口的羊
山地区因为位处火山岩地带，火山
石上的土地稀薄且留不住水源，农
民依靠种地为生，日子过得十分艰
难，王如宣还记得小时候，当时自
己的家中也种了几亩水稻，然而辛
苦半年下来，“望天田”一亩的产量
只有可怜的100多斤。而不光是
王如宣家，许许多多年来，羊山地
区的村庄多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
度过的，正是因为有着堪称独特的
地质所带来的贫瘠的基础性农业
生产条件，羊山地区由此产生了许
多很奇特的婚俗，就比如这“数缸
订婚”。

美社村民王建平，也是石山诗
联学会的成员，在他的记忆中，堂
姑的婚事一再被耽搁，也是因为这

“数缸”的习俗而致。王建平听家
中父辈的人讲，过去爷爷家是兄弟
三人，爷爷的弟弟是村里的大户，
堂姑是三爷爷的小女儿。当时，村
里人认为的相对富足，说的就是家
门口摆放着的20多口水缸。“要知
道，那时候羊山地区不仅缺水，也
根本不制造水缸，缸是条件好的人
家到很远的龙塘地区去买的，还要
雇脚力拉回来，所以买缸本身就是
很耗费钱财的事，家中的水缸多自
然就代表家境殷实。”

“水缸多，储水也便相对容
易，不必到很远的地方去扛担子
挑水，也为此，有媒人曾经登门到
堂姑家撮合，家里人也反过来要
托自己熟悉的人到邻村的男方家
去数水缸，如果对方家中水缸不
多，撮合便宣告失败了。”王建平
说，“因为三爷爷舍不得让姑姑嫁
出去给婆家挑水，以至姑姑后来
一直留在了家里。”

“门前屋檐放上成排的大小水
缸，雨天的时候将缸盖打开，让顺
着屋檐而下的雨水滴到缸里。这
些水更多的是用于洗澡、刷洗或喂
牲口。有时一缸存水可以用上十
多二十天，甚至更久。”民俗学者

蒙乐生说，也因此，许许多多年来，
羊山地区流传着“不嫁金、不嫁银，
数数檐前缸多就成亲”的民谣。一
家如果有十几口水缸，那么就不愁
娶不到好媳妇了。那些体积不大、
外表普通的水缸，在这个生活环境
较为困难的羊山自然而然地成为
一段段姻缘的定情之物，甚至成为
了一种贺礼。

如今，经济条件越来越好的石
山、龙泉、龙桥、永兴、遵谭等羊山
地区，饮用水工程村村通，农业产
业也实现了转型升级，农民家中
已经不是很容易能看到那些古旧
的水缸了，但也有个别人家舍不
得扔掉旧水缸，独独摆在屋外“晒
太阳”，似在追忆那段曾经艰辛的
过往。

“哭嫁”婚俗曾盛行又消亡

美社村当时隶属于石山公社
的石岭大队，村民王如宣最后一次
看到“哭婚”是在很小的时候，而此
后进入“文革”时期，婚礼都不允许
敲锣打鼓吹唢呐，哭嫁的习俗被当
成“封资修”给消灭掉了。

羊山地区的“哭婚”的确是奇
特一景，自古即有，流传了数百
年。结婚吉日的前三天晚上，出嫁
女邀请姐妹、婶、嫂等到自家，尽情
嬉闹之后，便一同大哭，痛骂父母
将女儿“赶出”家门，父母听后，则
认为女儿一片孝心，哭婚一般要连
续三个晚上。直到新郎来接，上花
轿时，还要轻声哭泣。后来，哭又
演变成了“哭唱”，唱到情真意切之
时，分外凄婉动人。

出嫁是喜事，高兴起来唱歌可
以理解，但为何带着哭腔唱歌呢？
蒙乐生对羊山地区包括婚俗、礼
仪、建筑形态等进行过调研，曾在
羊山地区龙桥镇见到会唱哭嫁歌
的老人。据其讲，以前新娘出嫁前
一定是要唱哭嫁歌的，从出嫁前三
天开始唱，一直哭唱到上轿。新娘
不仅要对家中的每位亲人唱歌，还
要对路过门口的陌生人唱歌，甚至
每做一件事都要唱歌。

据老人说，哭嫁被作为衡量一
个女子贤德的标准。早些时候，没
有嫁而不哭的人家，如有嫁而不哭
的姑娘，会被邻里笑话，认为这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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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雨蒙蒙，12
月 5 日下午，63 岁
的王如宣老人坐
在海口市石山镇
美舍村自家屋檐
下和海南日报记
者聊起曾经亲历
和目睹的羊山婚
俗，由衷生发着感
叹。岁月如汩汩
清泉流淌，韶光来
去 无 声 ，王 如 宣
说，“几十年的风
俗变迁之后，如今
的年轻人，很难再
有愿意用过去的
婚俗习惯来主张
自己的婚姻大事，
他们大多跟城里
人一样举办着现
代式的婚礼。”然
而，羊山地区婚俗
仍然以一种特有
的姿态为人们所
挂 念 ，时 常 被 说
起，那是因为它所
承载的远不仅仅
是两个人的婚姻
事，它悠悠讲述的
还有那一段令人
久久难忘的历史。

乏家教。出嫁时哭不出来，人们会认为
这个女子心狠，巴不得离开爹娘。相传，
羊山地区曾有位姑娘出嫁不哭，曾遭母
亲责打，因此，女子出嫁时都要哭，即使
不会哭，也得干嚎几声。

后来民俗学者认为，哭嫁是一种情
感表达方式，哭嫁歌即是民歌的一种。
哭嫁歌的调式和韵律是固定的，但哭词
却是丰富的多彩的，是需要边哭边想、临
场发挥的。因此，会不会哭嫁，怎样哭
嫁，又成了衡量一个女子文才的标准。

哭嫁歌的内容主要表达对亲人难舍
难分的思恋之情，诉说父母养育之恩、兄
弟妹妹的深厚情谊和离别之苦，或者是
表达自己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担心等等。
哭嫁虽然是一种固定的程式，但会哭的
姑娘往往唱的过程中眼泪会情不自禁地
夺眶而出，仿佛生离死别一般。

到王如宣娶妻的1970年代，“文革”
的喧嚣之下已经很难看到“哭嫁”这种旧
婚俗，但王如宣仍清晰记得，在迎娶新娘
的一路上，不免都会有女方家的亲朋要
求其唱山歌，歌声，始终是与羊山地区婚
俗相伴而未曾改变的。

老式婚礼方式引人遐想

“摆着整整齐齐的长桌，也是我们羊
山地区延续至今的一个特色。”王建平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现在年轻人尽管在结
婚的形式上有了改变，但也有一些独特
的婚俗习惯被完整保留了下来，比如，在
家里办婚宴时，摆桌子的方式就不是四
处散落的，而是一排一排整齐的拼成长
桌摆喜酒。与此同时，祭祖也是不可或
缺的环节，婚礼举行仪式前，先要进祠堂
祭祖，然后再拜天地。

结婚是人生大事，在女方家中，或许
带着许多离别的哀伤，但在男方家中，却
是隆重而充满喜庆的。

据当地老人讲，在程序上，完整的羊
山地区婚礼一般要分为两天。第一天，
羊山人称之为“上头”，意即把头发挽到
头上。据说，古代男子皆留长发，在结婚
这一天把头发挽在头上，实际上是宣示
此人已经成年。现在，虽然男子不再留
长发，但“上头”这一天仍然十分重要，全
村人和同吃一口井的邻村人也都会前来
庆贺，喝上两杯。 到了第二天，才算是
正式的结婚日。婚礼上，八音队或者戏
班子都有可能被请来演出。

按照习俗，从“上头”之日起，嘹亮的
八音和叮咚的锣鼓声欢叫起来，办喜事
的人家到处喜气洋洋。迎亲的环节中，
一般是在乐队的带领下，新郎和众朋友
到达女方村门口，新郎就不能再说话了，
所有事务都由其男伴来安排。到了女方
家门口时，通常由小舅子前来迎接，才能
进家门。之后，新娘子被娶回了家，大摆
筵席庆祝。而婚礼后的第二天，新娘子
通常又会早早起床回娘家。男方要想让
新娘回来，要让小妹到娘家去“请”，家里
没有小妹的，要请邻家的小妹代劳。大
概要“请”上一两个月，新娘才会正式地
在男方家安住下来，和新郎共同生活。
当地老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过去，新过
门的媳妇面对着一帮陌生人，常常不适
应，心里挂念父母，经常会自己跑回娘家
不愿回来。但在交通、通讯已经十分便
捷的今天，思念之苦早已淡去，作为一个
传统的程序，它实际上是女方以一种假
意的不情愿，表明自己的尊贵，以免被人
家说是自己上门，隐含避免让人轻视之

意。

海口市羊山地区一场简朴而浪漫的婚礼。 海南日报记者 张杰 摄


